
一

路在雪山峡谷里蜿蜒起伏。柏油

路 面 平 整 干 净 ，路 上 只 有 我 们 这 一 辆

车。

宽阔的峡谷里，河流清澈。低矮稀

疏的牧草仍是枯黄的。两边绵延起伏

的雪山，仍是冬天的山。雪线之下还是

亿 万 年 不 变 的 灰 黑 、苍 黑 或 铁 锈 色 岩

石、流砂。

陪我到边防的某团干事张庆良说：

“克克吐鲁克不下雨，一年只有 3 个月不

下雪。一进 9 月，巡逻全靠骑马，有些路

段 积 雪 到 马 脖 子 ，人 在 雪 地 里 匍 匐 向

前，满眼洁白。”

连队三面环山，高耸的雪山上冰雪

皑皑，天地寂寥，冷风蚀骨。晚上 10 点，

天还亮着。

早晨 8 点，朝阳最先照耀在山顶洁

白的冰雪上，然后光线缓缓向山腰、山

脚、峡谷移动。

据说团里很早以前有一项奖励规

定，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谁种活一棵

树，荣立三等功一次。

连长朱征益笑说：“现在我们种活

了许多树。”

树在温室大棚里，无花果、莲雾、柚

子、柠檬，一棵棵小果树生机勃勃。还

有一畦玉米和一畦向日葵。玉米长得

又粗又高，穗子已经开始扬花。

“以前没想过温室大棚里能种树，

你看，长得挺好呢。”朱征益说。

在海拔 4300 多米的雪山大棚里种

果树，我也是第一次见。

朱征益说：“以前，路况不好，保障困

难，有限的大棚里只种叶菜。2019 年修

通了柏油路，上级配发的专业除雪装备，

我们预置在沿途几个点上，随时能铲雪

开道。从那以后，我们告别了吃新鲜蔬

菜难，也告别了嘴唇裂口、指甲凹陷。”

二

连队海拔虽然算不上高，但巡逻点

位海拔都在 5000 米以上。

2014 年 9 月入伍的二级上士孙晓

坤说：“我当兵前已在地方工作 3 年多，

是 一 家 星 级 酒 店 的 部 门 经 理 ，月 工 资

7000 多元，在老家已算很高。我是独生

子，当兵时我爸不同意，但我喜欢，偷偷

报了名。体检合格后，人武部家访时，

我爸才知道，就让我来了。”

他低头盯着脚上的作战靴，沉默一

会儿，抬头看着我说：“我喜欢军营，在

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父母看到你在雪山上的成长，应

该很高兴。”

他声音闷闷地说：“我 15 岁母亲就

去世了，现在家里就我爸一个人。”

我 不 忍 直 视 他 的 眼 睛 ，转 脸 看 窗

外。窗外是无限寂寥。

中士张洋，来自重庆涪陵，也是独

生子。2020 年秋天，他参军踏上了帕米

尔高原。上等兵时，他已在连队参加巡

逻 150 多趟。

“海拔 5400多米的巡逻点位，每次攀

爬达坂像‘登天梯’，许多巡逻路不光陡峭

崎岖，脚下都是流砂、碎石，没法骑马，只

能徒步。”张洋说，“有一次从团里返回连

队途中，遇上风雪，积雪过膝，看不到路。

那天，75公里路，驾驶员开了5个多小时。”

2021 年 5 月，张洋下山参加专业培

训。两个月后，上山返回途中，听战友

说 ，教 他 摄 影 和 无 人 机 的 副 班 长 帅 佳

宏，站哨时突发心源性休克，未抢救过

来牺牲了。他在车上哭了一路。

听到帅佳宏的牺牲，我心里“咣当”

一声，一种无法言语的复杂情绪像缺氧

一样，堵得我心里一阵一阵难受。

“他是四川乐山的，在这里工作生

活了 3 年零 7 个月，他的体能全连最好，

连队巡逻一次没落过……”

张洋齉着鼻子反复把这句话说了

两 遍 ，仿 佛 在 和 自 己 争 辩 ，又 似 自 言

自语。

两年义务兵期满，妈妈想让他回去

读书。他最终选择了留队，扛起了帅佳

宏生前承担的工作。

三

边防哨所，是祖国漫漫边境线上的

神 经 末 梢 ，不 管 面 对 怎 样 的 环 境 与 考

验，守防官兵都要时刻瞪大眼，观察、感

知边境上的风吹草动。

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意为“鲜花

盛开的地方”。但举目四望，岑寂、荒凉

的峡谷里，满眼皆是晒得焦黑的石头，

鲜花在哪里呢？

去连队海拔 4700 米的科西拜勒前

哨。科西拜勒，塔吉克语意为“蓝色山

脊”。

脸膛黑紫的中士何瑞炤是大学生

士兵，他已在这里坚守了 6 年。

雪山上取暖锅炉四季不停。上等

兵时，他跟时任班长梁庭阳烧锅炉。

“一晚上烧 7 推车煤，要不停往炉

膛里填煤炭，往外掏炉渣，这里冬天气

温通常在零下 40 多摄氏度。连队有 3

个 锅 炉 ，加 一 次 煤 差 不 多 1 个 小 时 。

2022 年 煤 改 电 ，连 队 和 前 哨 都 用 上 了

电锅炉。”

不光烧锅炉。新兵下连时，何瑞炤

还干过 7 个月军马饲养员。

他说：“军马冬天吃干草和玉米，夏

季要赶出去放牧，晚上再去雪山上赶回

来。”

4 月的一天，班长让何瑞炤拿两个

棉毡子去山上找他。两条棉毡捆在一

起 70 多斤，他一下子背不起来，只能跪

在地上，慢慢抬起身。走到河边时，风

雪交加，看不见路，过不了河。他顺着

河边走，想找个地方过河。

天黑透了，是那种厚重的深不见底

的黑。分不清方向，他不知道班长在哪

里，边走边喊。

在漆黑里走了多久？一小时，也许

两小时，他嗓子喊哑了，手上只有光如

豆粒的小手电筒。终于，班长回应了他

粗重沙哑的喊声。

他蹚过冰河，寻着班长的声音走。

雪越下越大。

等何瑞炤把棉毡交给班长，班长又

让他回连队骑一匹马来。过河时他跌

进冰河，整个人湿透了。回到连队换掉

结冰的衣服，拿了两个手电筒、对讲机、

小卫星电话和红外线灯，他又立即去找

班 长 。 然 后 ，跟 班 长 一 起 找 军 马 。 那

天，他们一直在雪地折腾到天亮。

现在，26 岁的何瑞炤，是前哨班驾

驶员和水电工。

他说：“军人在哪里都一样。在高

原上卫国戍边，不能以苦自居，要以苦

为乐。”

我笑说：“乐从哪里来？”

一级上士何乐呵呵笑道：“人只要

懂得奉献的价值，心里就有快乐，奉献

也 是 成 长 。 以 前 巡 逻 ，不 管 多 远 多 艰

险，只有骑马和徒步，2013 年，有些路段

修了简易路，可以乘车。2008 年我刚来

这里时，前哨没有长明电，手机没信号，

休息时就是看山、聊天。我把周围的山

全都爬遍了，爬上海拔 5200 米的雪山，

被高原反应折磨得非常痛苦，但我们都

把爬山当成一种乐趣。以前吃水，夏天

是河水，冬天凿冰化雪，2019 年通上了

长明电，吃上了井水，2022 年前哨也有

了手机信号，工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在海拔这么高这么远的地方，能有这样

的工作生活条件，已经够好了，还要咋

样呢。”

何乐的家在新疆阜康，他是两个男

孩的爸爸。

四

老哨楼在峡谷中央的一座小山上，

土坯垒筑的墙体外层是泥沙面，从一处

塌落的缺口，可以看到一层用于保温的

黑色牛粪。

何乐说：“2008 年以前，前哨没有营

房，官兵就住在老哨楼下边的平房里。

2009 年，前哨建好营房，我们才从这里

搬走。”

哨楼下边的平台上，有两排土坯结

构的平屋，屋子的部分墙体塌了，屋顶

仍是完好的。

何乐告诉我，以前哨所官兵在这泥

坯房生活时，有一头专门驮水的驴。战

士在山下河边将水装满驮桶，驴一路默

默驮回来，前哨的人将水卸下，它会自

己回到河边去驮，路上从来不用人赶。

那头驴给前哨驮了近 10 年水，最后老死

了，埋在前哨后山。

旧 哨 楼 四 周 的 山 坡 上 ，有 许 多 小

花。一丛一丛红景天，矮茎上开着鲜艳的

黄色小花，这里的红景天初开为黄色，渐

渐变成紫红色。红色太阳花很少，多是一

茎一朵。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白色太阳

花，满坡一簇一簇，热烈蓬勃。还有石莲

和我不认识的一种小黄花。小黄花几乎

没有茎，小小花朵紧贴着地面绽放。

植物跟人一样，只有适应了这里的

环境，才能在这坚硬贫瘠的沙土上活下

来，让生命绽放出鲜艳的花朵。这里没

有春天，夏天不长，六七月份也会大雪

纷飞。无霜期极短，花草来不及长高就

枯黄了，小野花必须适应这里的气候，

一探出地面就开花，否则就错过了绽放

季节。

遥远、苍凉的克克吐鲁克，不管自

然环境多么严酷，这里的每一棵小草、

每一朵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

克克吐鲁克，花在开
■王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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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雨中行军
■孟康杰

暴雨说来就来

钢盔响成快乐的铁皮鼓

我们一行七人，迈着

轻快的步伐，倔强的双脚

驮着沉重的天幕

缓缓前行

我们的迷彩早已吸饱雨水

沉甸甸地贴在身上，像披着

整条奔腾的江河

就在这时，队伍中有人唱起战歌

沙哑的嗓音掀开雨帘

所有喉咙开始燃烧起来

歌声追赶雨声

雨声伴着鼓点声

就像一支涌动的钢铁洪流进行曲

在大地之上

急行军

战士的征程
■张 鸿

在风雪消散前的黑暗

曙光隐匿于遥远雪山

高原的战士已起身，步伐如磐

前进，向着胜利无畏扬帆

战场炽热的不只是烈阳

缺再多氧也斗志昂扬

风沙迷眼却遮不住目光

年复一年将冰雪燃烧在胸膛

每一次的冲锋都势不可挡

像雅鲁藏布的江水浩浩荡荡

曲折险阻，不过是路上

磨砺锋芒的星光

跌倒了，掸掸尘土站起

伤疤，是荣耀的独特标记

永不服输的灵魂坚毅

拼搏的身影，顶天立地

夜色蔓延，疲惫涌上身躯

用热血写下的誓言仍在心底

战士啊，枪在梦乡也握紧

守护的信念，永不休止

看那军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听那战歌，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拼搏奋斗，是雪域疆场的乐章

永不服输，铸就高原战士的辉煌

红珊瑚
■郝作琦

波涛在岩礁的琴键上

弹奏千年传说

每一朵浪花

都是航行的欢歌

沙粒

洁白、光滑、细腻

从指缝间滑落时

露出几粒微小的红珊瑚

像是未说完的誓言

沙粒中的珊瑚红

并非天生的色泽

在我眼里

那是海防战士的热血

在岁岁坚守中

渗入沙的骨骼

染成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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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

密林深处，薄暮渐沉。侦察排长张

志龙正组织队员检查某型侦察装备。

“坐标误差必须要小，”他的声音低沉清

晰，“渗透行动，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

马虎。”

夜色如墨，担负侦察任务的官兵分

组后，转眼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排长，按图走，对吧？”列兵罗育与张

志龙一组，负责汇总信息。刚钻出灌木

丛，罗育便掏出地图反复比对。张志龙未

置一词，只以噤声手势示意罗育跟上。

罗育张了张嘴，突然被张志龙猛地

按 倒 。 一 束 强 光 从 他 们 身 前 一 扫 而

过。片刻后，“危险”排除，两人消除痕

迹后迅速转移。

确定周围没有威胁，罗育心有余悸

地问：“您是怎么发现的？”

“时刻注意每一丝风吹草动。”张志

龙目光扫视着前方幽暗的林子。罗育第

一次真切感受到战场感知的分量。

当夜无眠。罗育格外兴奋，张志龙

却眉头深锁，“敌”警戒网明显收紧。

天边刚透出鱼肚白，电台里陆续传

来各组报告。

张志龙伏在微光里，迅速将回传坐

标标注在图上。一番测算后，他心生几

分不安：“敌”目标位置设置过于暴露。

“不对劲，像诱饵。”他低声自语。罗

育凑近地图细看，手心也沁出一层汗。

果然，最新通报传来：“2 个小组被

‘消灭’！命你组继续渗透，查明‘敌’

指挥所坐标！”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对

方不仅高度警觉，恐怕还摸清了部分

渗透路线。

时间紧迫，张志龙紧盯着地图待查

区——溪谷和林地需重点查明。

“你走溪谷，我穿林子。三号点汇

合！”两人同行目标大且慢，张志龙迅速

作出决断，“坐标要准确！”言罢，身影一

晃，没入黑暗。

又一个深夜，罗育浑身湿透，抵达

汇合点与张志龙汇合。“敌”指挥所仍未

被发现。

战斗时刻逼近，两人交替掩护，谨

慎前行，终于发现一处警戒森严的山

坳。“在那里！”张志龙压低声音，指向山

坳深处。

罗育伏低身体，小心地将装备稳稳

对准目标中心。突然，张志龙猛地拽住

他的战术背心往后一滚，示意他注意前

方，几道人影正向他们搜索过来。

“那边有动静！”张志龙没有任何犹

豫，急促地对罗育下达命令：“定坐标！

误差要小！”

话音未落，他抓起石头奋力掷向远

方，同时向反方向快速移动。石块落地

的声响成功将追兵引偏。

罗育咬紧牙关，强压下紧张情绪，

将手肘插进土里，尽力控制装备，使其

保持稳定对准目标，全神贯注读取屏幕

跳动的数据。

坐标锁定！罗育立刻将“敌”情和

坐标上报。片刻沉寂后，“敌”指挥所被

判定瘫痪。

弥漫的晨雾在朝阳下缓缓消散。

灌木丛后，张志龙身影踉跄着走出，咧

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两人沉默地并肩而行，脚步疲惫却

无比踏实。阳光穿过枝叶，将他们的身

影，长长地投在身后的林地上。

暗夜渗透
■刘小云 黄建建

抗日根据地儿童学文化 （油画）

潘鸿海作

去往枫子岭的山路越来越陡，山坡

上，野花星星点点。曾经的枫子岭村，

在抗战胜利后改名为“马定夫村”。小

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们来这里爬山，

看望长眠在这里的马定夫和其他 11 位

烈士。

如今，群山环抱之中的“马定夫烈士

陵园”已经重修，新修的 235 步台阶直通

广场，12 米高的纪念碑顶部是一颗鲜红

的五角星，下面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8 个大字。汉白玉底座浮雕上，是八

路军将士昂首挺胸、奋勇前进的画面。

他们眼神坚定，目视前方。

沿着熟悉的山路，我又一次走进马

定夫烈士陵园。此刻，山风拂面，松柏肃

穆，翠影婆娑。园内，12 座烈士墓默默

讲述着关于血与火的记忆。马定夫烈士

的墓碑上刻着一副对联：“捐躯献身浩气

长留寰宇，舍生取义英灵含笑苍穹。”按

照当地风俗，我把带来的 12 个太谷饼摆

在墓碑前。

有一首太谷秧歌这样唱道：“晴天呀

蓝天呀明个朗朗的天，那是什么人的队

伍上了前线？叫声呀老乡呀听我说分

明，那就是坚持抗战的三十团。指挥呀

领导是马政委，带领队伍上了前线，打得

那个日本鬼子惶惶逃窜……”这首秧歌

唱的就是当年八路军官兵“保夏收，打胜

仗”的故事。

太行山是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

山高、林密、沟深，层层叠叠的山峦形成

天然屏障。八路军第 129 师新编 10 旅

30 团政委马定夫曾经带领八路军战士

凭借地形优势，战斗在太谷、祁县、榆社

等地，和日伪军机智周旋，出其不意打击

敌人，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43 年 6 月，北方的田野里麦浪滚

滚，敌人将矛头对准了农民成熟的小麦，

时不时派人到麦田里抢掠。第 30 团奉

命负责保护太谷县南山根据地中北岭一

带的夏收任务。

“抓紧抢收，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根

子，也是咱们抗战的希望，敌人想破坏麦

收，门都没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

高大魁梧的马定夫斩钉截铁地下达命

令。为保夏收，他顶着酷热和战士们一

起帮助老乡收割麦子，并在民兵配合下，

采用阻击、伏击战法，粉碎日伪军的袭

击。在中北岭伏击战中，马定夫指挥部

队 击 毙 日 军 的 中 队 长 ，消 灭 日 伪 30 多

人，大获全胜。

回 忆 着 马 定 夫 烈 士 的 生 平 ，我 离

开 烈 士 陵 园 ，在 下 山 途 中 遇 到 了 本 村

90 多 岁 的 老 人 田 大 有 。 他 皮 肤 黝 黑 ，

精 神 矍 铄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枫 子 岭 人 。

田老有空就去烈士陵园转一圈。我迎

上 前 去 ，请 老 人 再 给 我 讲 一 讲 烈 士 牺

牲的经过。

1943 年 7 月 23 日，枫子岭上召开了

一场军民联欢会，那年田大有 9 岁。据

他回忆，那天附近十里八村的百姓都闻

讯赶来庆祝，大人们点燃篝火，载歌载

舞，十分热闹。谁料，到了后半夜，睡梦

中的田大有和弟弟们被母亲叫醒。他们

胡乱穿上衣服就跟着八路军往山里跑。

原来，由于叛徒告密，盘踞在太谷黄

卦据点的 200 余名日伪军，趁着夜色对

枫子岭发起偷袭，被山头站岗的哨兵发

现了。彼时，我在明敌在暗，千余名群众

的生命受到威胁，形势万分危急。讲到

这里，老人稍作停顿，说：“幸亏有八路军

战士掩护着乡亲们转移，大家才躲过一

场劫难。”

接下来发生的战斗，是田大有稍大

一点后，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那晚的

枫子岭，子弹、炮弹像流星一样穿梭，杀

声震彻山谷。马定夫腹部中弹，仍坚持

指挥战斗，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壮烈牺

牲 ，年 仅 28 岁 …… 田 大 有 老 人 长 叹 一

声，背起手，低着头向山顶走去。

据史志记载，那场激战，进行了 3 个

多小时。在八路军官兵的掩护下，群众

全部安全转移。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正午，阳光洒满

山坡，道路两旁，野花开得正盛。一阵微

风吹过，花瓣如精灵般翩翩起舞，似乎是

在传达烈士们对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的

欣慰。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

开鲜花。”枫子岭上，花儿漫山遍野，年复

一年，迎风绽放。

枫

子

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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